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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人生
◎陶建明

自我成就“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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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家
都有个“二舅”

今年有个泰国影片《姥姥的外
孙》火出了国境线，好几个朋友劝我
一定要看看。他们推介的理由是太
真实了，就像在我们某家某户拍的纪
录片。

这部影片的英文名直译是《如
何在外婆去世前赚到100万》，直白
地概括了全片内容。《姥姥的外孙》
故事情节很简单：男主角阿安得知
姥姥身患结肠癌四期，生命仅剩一
年，便想通过紧急尽孝获得房产继
承权。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第一
顺序继承人——阿安的两个舅舅。

影片结尾，外婆将房子过户给了
二舅——一个游手好闲的中年男。
他从未照顾过重病的母亲，赌博输
了就回家偷钱。外婆的3个儿女中，
唯有阿安的母亲一直承担着照顾外
婆的重任，一生为原生家庭牺牲最
多，最后却一无所获。

有人认为外婆的决定出于“重男
轻女”，然而这个并不占道理的结论
显然不成立。因为虽然同样不孝，但
阿安的大舅毕竟事业有成，没有不良
癖好，房子给他，尚可以保全祖业。
房子到了二舅手里，很可能没多久就
会“改姓”。外婆不可能想不到这样
的结果，可依然非理性地处理了遗产
继承问题。

说来也巧，我父亲也死于结肠
癌。我们家3个儿子，不存在重男轻
女的情况。大哥多年来一直承担着
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私下里还垫
了20多万元医药费，从无怨言。父亲
病危的最后100多天，大哥日夜守护，
以致自己肾病发作，双腿浮肿……最
后他也是一个子儿都没得到，父亲坚
持要将房子过户给二哥。二哥和《姥
姥的外孙》里的二舅一样，多年来社
保都要靠父母来交；每次父母病重，
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为什么许多父母都选择将遗产
交给最不孝、最不成器的孩子？在
自媒体上看到社会学家们也曾分析
讨论过这个问题。在那些父母眼
里，“穷”就是硬道理，儿女中谁最穷
就向谁倾斜。至于最孝顺的那个子
女，他们会认为他（她）觉悟高，肯定
不会计较。

“你们这么对待大哥，大嫂和大
侄儿意见很大！”我曾私下和母亲说
过这事。她却坚决地表示不相信，在
她眼里大哥一家境界都很高，绝不可
能有怨言。

“要是房子给了大哥，我一点意
见都没有。但你二哥不仅对家里一
点贡献都没有，还常常起副作用，比
你还差得多。房子给他，就别怪我要

‘起义’了！”妻子对我说。
许多家庭在父母离世之后，兄弟

姐妹形同陌路甚至反目为仇，相当一
部分是父母处理遗产不公埋下的祸
根。《姥姥的外孙》若有续集，两个舅
舅和阿安一家应该会分道扬镳，从此
很难再成一家人了。

一家之长是级别最低的“长”，却
是天底下最难当的“长”。很多老一
辈的家长往往感性远多于理性，在世
时尚可捏合大家庭，去世后却让儿女
难再成一家。我们这代家长文化程
度普遍提高了许多，希望能结束这种
可悲可叹的状态。

堂哥73岁、堂妹67岁，他俩结
为夫妇，凭着勤劳的手与吃苦耐劳
的特质，建设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堂哥是抱养的，和堂妹并没有
血缘关系。而堂妹出生时，婶婶因
难产大出血去世了。当时，他们全
家连奶奶共4口人。叔叔患有支气
管炎，带病劳作，勉强支撑起这个风
雨飘摇的小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堂哥13
岁就休学回家分担重担，做家务、到
生产队里挣工分。他浓眉大眼、高
嗓门、大高个，干起活来有一股用不
完的虎劲，加上勤快肯吃苦，样样农
活都会干，格外讨人喜欢。

镇上搬运工会招工，堂哥积极
报名很快被录用。那时搬运物资没
有机械，全凭人力。堂哥年轻有力、
眼明手捷、不怕苦累，是装卸组的主
力，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他上
班做工，下班务农。早上起来先干
一阵农活，早饭后骑上那辆破旧的

“飞鸽”去上班，下班回来放下“飞
鸽”就拿起农具，有时中午回家也要
干上一阵子，真是眼睛一睁，忙到熄
灯，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尽管如
此，他生父生母家有重体力活，只要
说一声，堂哥立马去干，从不攀比靠

生父生母长大的哥哥姐姐。
土地承包到户后，堂哥的干劲

更足。买了手扶拖拉机，除自用外，
还为周边村民耕地、耪地、脱粒。俗
话说，收麦如救火，农时不能误。农
忙时节他起早贪黑干，有时向单位
请假集中时间抓紧干，三顿饭都吃
在田头。一次为我家耪地，我们准
备了好几个菜，好不易把堂哥请上
桌，他却端起一大碗饭，舀了几勺汤
拌了拌，板凳还没坐热，呼噜呼噜几
下就吃好，回到田间，“突突”的机器
声又响了起来。

堂妹初中毕业返乡务农，成了
堂哥的好帮手。她中等个子，圆脸、
大眼睛、双眼皮，快言快语，从小就
勤快。她干活儿泼辣、手脚快、效率
高，不怕脏不怕累，能吃苦肯吃苦。
挑泥挑水、插秧、除草、割麦割稻、移
栽棉花等，无论是体力农活还是技
术性农活，对她来说都不在话下，总
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家里喂猪、
种菜及婚后带孩子的任务主要也是
由她承担。后来，堂妹还要精心照
料多病的叔叔，陪着看医生、抓药，
回来熬药、端茶倒水，无微不至。全
家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等毫无疑
问全由她承包。

堂妹是养猪高手，每年能出圈
三五头肥猪，还要卖几窝小猪，猪成
为家庭的“摇钱树”。农人才知道，
猪这种家畜生得坏，你不花苦功就
不给你卖。一年四季猪满圈，为了
多养猪、养好猪，堂妹可没少花功
夫、付出辛劳。

家里买了拖拉机后，堂妹积极
当好堂哥的“配角”，配送机器零件、
柴油、耕耪地的相关工具，还要为堂
哥煮饭送饭，是称职的“后勤部长”，
大幅提升堂哥使用拖拉机的效率。

堂哥堂妹从小生活在同一屋檐
下，青梅竹马，相互知根知底。婚后
两人同心协力，建设家庭、培养孩
子。女儿学业有成，在城里找到理
想的工作和郎君。通过勤奋劳动，
他俩在村里带头发家致富，率先盖
了楼房。

堂哥退休后，说自己身体还健
壮，要发挥优势，于是去打工，修桥
铺路、挖沟搬砖，脏活累活照样干。
堂妹继续种好承包地，还种蔬菜卖
蔬菜。每天早上刷老年卡乘公交进
城售蔬菜，中午再坐公交回家种植
管理蔬菜，晚上与堂哥一起采摘整
理第二天出售的蔬菜。看得出，他
俩忙中有乐、苦中有甜！

退休了，拿起笔，圆年轻时的
“作家梦”。写自己难忘的事——
《星光满天的夏夜》，在《江海晚报》
“夜明珠”发表了；在古都南京子女
处闲住，游山玩水，感触满怀，写就
《春雨濛濛乌龙潭》，投稿《金陵晚
报》，在副刊“雨花石”上与读者见
面了！

欣喜之余，笔耕不辍，日积月
累，不觉已有了长长短短四五十
篇。我雄心大发，于是乎，散文集
《古稀梦》出版了！中国作协会员、
著名作家朱一卉先生忙里偷闲为这
本书作序，给我热情鼓励：“我更看
重的是，他的作品，最大的价值可能
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的记
忆。”我也成了南通市作家协会的一

员，年近古稀的新兵！
我是海安人，我为海安自豪！

海安是老区，如今是江海大地上七
“虎”之一。小时候就听说过“粟司
令打仗——仗仗胜”的童谣。工作
以后更是知道了，抗日战争黄桥决
战后，海安镇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
总指挥部的成立地；解放战争拉开
胜利序幕时，海安景庄是华中野战
军的司令部，大将军粟司令从这里
发出了“第一战”的作战命令。还知
道了，1940年烽火连天的岁月，陈
毅元帅在海安韩公馆写下了名诗
《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
十年不见者》，抒写“红旗十月满天
飞”的豪情壮志！我饶有兴趣地书
写当年峥嵘岁月，歌颂新时代生机

盎。2019年，散文集《红旗十月满
天飞》与大家见面了。我默默耕耘，
付出了辛劳，为人民而歌，赢得了老
年生活的快乐和丰富。

南通，我曾在这里学习过：巍巍
五山，玉盘叠翠；悠悠濠河，银链灿
烂；伟人张状元，企业家楷模……南
通，江海门户，韵味无穷！走遍江
苏，长江运河，令人陶醉，名副其实，
强富美高！赏不尽流动的苏韵啊，
悠久历史，醉人风光；文旅结合，其
乐无穷。散文集《流动的苏韵》《江
海门户之韵》两“韵”应运而生。

1958年我还是学生时，在《南
通市报》发表《印刷就是战斗》，从那
时算起，60多年后，我加入了江苏
省作家协会，圆了甜蜜蜜的作家梦！


